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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已有的自然语言语义分析理论基础上，结合汉语信息处理的实践，提出了一个增强的汉

语语义知识表达框架：广义配价模式，尝试在三个层级上描述汉语实词的语义知识，并把对实词的语义信

息描述扩展到对短语的语义搭配信息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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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n augmented framework of Chines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namely Generalized Valence Mode.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not only semantic 

information about lexical entries can be recorded on three levels, but also semantic collocation 

information about phrases should b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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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或语义知识表达方法，大致已经有语义场理论、义素分析理论、

配价理论、格语法、论旨理论、概念依存理论、语义网络、蒙太格语法，等等。就大规模描

述自然语言语义知识的工程实践而言，以英语和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为描述对象的研究，影响

较大的有 WordNet、MindNet、FrameNet 等等。中文信息处理方面则有“信息处理用现代汉

语语义分类体系”、“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董氏语义知识词典”等比较有代表性的

研究工作。 
本文尝试在这些研究工作提供的广阔背景空间下，宏观地考虑语义知识的效用及性质问

题，并结合我们开发汉英机器翻译系统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一个汉语语义知识的表达框架：

广义配价模式。 
以下第二小节阐述我们对语义知识的效用和性质的总体认识；第三小节展开说明广义配

价模式的具体内容；最后第四小节是结语。 
 

二 

 

就我们研制汉英机器翻译系统的实践经验来讲，语义知识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的

方面：（1）帮助句法分析得到正确的结果；（2）为发现句子中各个语言成分所对应的概念之

间的意义关系提供支持（这可以类比为回答新闻中的五个 W 和一个 How 的问题）。比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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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有这样两个短语，a.“修理自行车的后胎”和 b.“修理自行车的师傅”。这两个短语都

对应着线性序列模式 M：“V  N 的 N”，这个序列在句法结构上至少有两种组合的可能性，

即 A.[V [[N 的] N]] 和 B.[[[V N] 的] N]。要判断一个符合 M 形式的具体短语到底是按 A

切分还是按 B 切分，光靠组成这个短语的词的句法属性信息是不够的，需要有关于“修理”、

“自行车”、“后胎”、“师傅”等词语的语义知识，即“后胎”是“修理”的【对象】，同时

又是“自行车”的【部分】；“师傅”是“修理”动作的【发出者】，等等。基于这些语义知

识，就可以判断出例 a应该按 A 式切分，例 b应该按 B 式切分。并且在得到句法分析的正确

结果的同时，还能得到 a 和 b 的语义解释，a 中“修理”跟“自行车的后胎”之间是“动作

——对象”的关系，“自行车”跟“后胎”之间是“整体——部分”的关系；而 b中“修理”

跟“师傅”之间是“动作——动作发出者”的关系，等等。 

再来看语义知识的性质。实际上，语义知识跟句法知识一样，都是记录一个语言成分的

搭配能力的。比如“修理”这个语言成分是“动词”（v），这个句法知识意味着，“修理”可

以向后跟名词搭配形成述宾结构，可以向前跟“不”搭配形成状中结构，不能跟数量词“一

个”搭配，等等；而“修理”是 2 价的，这个语义知识则意味着，“修理”可以跟两个名词

性成分发生搭配关系。名词“师傅”的语义类是“人”，这个语义知识意味着“师傅”这个

名词可能跟“修理”这个动词搭配并成为“修理”动作的发出者，“自行车”这个名词的语

义类是“用具”，这个语义知识意味着“自行车”这个名词能跟“修理”这个动词搭配，但

不是“修理”动作的发出者，而是动作的对象。不难看出，尽管语义知识跟句法知识一样都

是反映一个语法成分的搭配性质的，但语义知识的抽象度比句法知识低。比如在句法层面，

“修理”作为 v 可以跟任意一个 n 搭配构成述宾结构，而在语义层面，“修理”的对象则受

到更多的限制，比如“修理”不能跟“气泡”、“感想”、“馄饨”等等搭配构成述宾结构，虽

然这些词的词性都是 n。 
 

三 
 

从上面第二小节的扼要分析不难看出，要对自然语言的句子进行正确的分析，离不开关

于语言成分的搭配能力的知识。从理论上讲，一个语言知识描述系统，应该把语言中任意两

个成分间的搭配可能性纳入描述范围之内。对此，大部分信息实际上是由句法知识来承担的。

以往的语义研究，注意力主要是放在了“动——名”语义搭配方面。 
本文则在此基础上，把对搭配知识的描写加以扩展，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更大的汉语语义

知识表达框架：广义配价模式。这个框架的主要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除了描写“动——
名”语义搭配性质，还有必要描写“名——名”、“形——名”、“动——形”等成分间的语义

搭配性质；二是在描写实词的语义搭配信息之外，还有必要描写短语的语义搭配信息，因为

在从词到短语的过程中，语言成分的搭配性质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记录这些变化对分析是有

作用的。上述两个方面也就是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对已有的配价理论进行拓展。 
在广义配价模式下，汉语“名、动、形”三大类主要实词的语义知识可以在下面这三个

层级上展开描述。 
（1）词语本身所属的语义类。 

在词典中，对每一个具体的实词，需要描述其本身所属的语义类属性。比如名词“太阳”

语义上属于[天体]类、形容词“红”语义上属于[颜色]类、动词“拿”语义上属于[搬移]

类，等等。跟对词进行句法功能分类的目的类似，对词语进行语义分类，实际上也可看作是

在刻画一个词的搭配能力。譬如，就名词来说，同属一个语义类的名词一般可以搭配形成无

标记联合结构，如“太阳月亮”可以构成联合结构（sun and moon），其中的组成成分“太

阳”跟“月亮”属于相同语义类。而不同语义类的名词一般不大能够搭配形成无标记联合结



构，而是倾向于形成偏正结构，如“阳光城市”构成偏正结构（sunny city），其中的组成

成分“阳光”跟“城市”属于不同语义类。此外，语义类属性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得搭配可以

在词对类的概括水平上进行描述。比如“支持”这个动词可以搭配许多“个别”的名词，像

“支持现任总统、支持张三、支持这个计划”等等。如果在更为概括的语义类层面上加以描

述，就不需要一一罗列能跟“支持”搭配的对象，而是通过把这些个别名词概括为语义上属

于“人类”、“抽象事物”等的办法来加以描述。我们希望词语语义分类的结果达到这样的功

效，即不同语义类别的词语在句法上应该有显著的差异表现，而同属一个语义类的词语在句

法上应该有显著的相似表现。不过，跟词类的情形一样，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光靠分类是很困

难的，对此可以在更多的维度上对一个词的语义性质进行区分。于是下面引入第二层级的语

义知识。 

（2）词语配价成分的个数，角色类型，及其选择限制。 

这个层级是具体而直接地来刻画一个实义词跟其他实义词的搭配可能性。从理论上讲，

词语的配价成分这个概念对动词、形容词、名词都适用，不过从重要性上讲，动词更为突出，

动词的配价成分的情况也最为复杂。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主要以动词为例来说明如何组织这

一层级的语义知识。有关论述对名词和形容词同样适用。 

对动词来讲，配价数（即配价成分的个数）的取值范围为：0、1、2、3。角色类型分成

两部分：一部分是核心语义角色，包括主体、客体、与事、工具、处所等；一部分是外围语

义角色，包括空间和时间等。对配价成分的选择限制则要求指明一个动词对其配价成分有哪

些条件限制（主要是从语义方面来进行限制）。 

关于上述三个概念，有必要作些说明。 

本文把配价数的取值范围定在 0—3 之间，像“例如”这样的动词，不跟体词性成分搭

配，配价数为 0，像“送”这样的动词，可以联系三个体词性成分（如“张三送李四一本书”），

配价数为 3。其他动词的配价数介于这二者之间，比如“咳嗽”只能跟一个名词发生搭配关

系（“张三咳嗽”），是 1价动词。“看”可以同时跟两个名词发生关系（如“张三看报纸”），

是 2 价动词。但这样处理仅仅是一种简化的方式。关于配价成分应该如何记数，牵涉到对汉

语动词整个配价系统的认识，同时也涉及到具体实施时的工作量问题。目前我们暂时走保守

路线，先简单地把配价数定在 0—3 的范围内，操作上则以句法结构形式为主要依据。随着

实践经验的积累，将来根据需要，可以进一步对配价数的取值进行调整。 

再看角色类型。所谓“核心”和“外围”，只是表述上的区分，我们并不在术语（或语

义范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即在规则中并不用到它们）。格语法对不同类型格的区

分是所谓的“必选格”和“可选格”。在我们看来，就对汉语句法分析的制约作用而言，区

分“必选”跟“可选”的语义角色类型，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对“主体”、“客体”等等语

义角色类型概念，本文不作严格定义。“主体”大致包括一般所说的“施事”、“当事”等语

义格，“客体”大致包括一般所说的“受事”、“对象”、“目的”、“结果”……等等语义格。

此外，跟有些语言学家的看法不同，我们不认为所有动词后表示空间方位的宾语成分都能算

作动词的处所格。比如“喜欢南京”中的“南京”不能认为是处所宾语，也不能算作“喜欢”

的处所类型的配价成分。理由是这里的“南京”在句法表现上跟“喜欢巴金的小说”里的“巴

金的小说”是平行的，都是受事宾语，而不是跟处所宾语的性质接近。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

是，我们认为应该区分动词对应的动作过程所在的“空间”和动作相关的物体所在的“处所”

两个概念。在我们的表述框架中，前者是外围的角色类型“空间”，在句法形式上是以“在+

宾语”介词结构做状语来标示的（如“在教室里唱歌”）；后者是核心的角色类型“处所”。

在句法形式上除了可能以介词结构做状语来标示外（如“从屋里搬了出来”），还可以处所宾

语来标示（如“（字）写在黑板上”、“（书）放桌上”），特别是以宾语来标示的情况，一定

是标示“处所”，而非“空间”；一般来说，动作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发生，因此动词“空



间”属性的缺省值为“+”。实际表达中“空间”跟“处所”也可能重合（即有歧义）。比如

“在院子里堆白菜”（比较“白菜堆在院子里”），“堆”的动作过程所在“空间”是“院子里”，

所涉及的物体“白菜”所在的“处所”也是“院子里”。此外，一个动词能否带“处所”宾

语，是由其词汇内容（lexical content）决定的。像通常说的“吃食堂”，“食堂”是“吃”

的处所宾语，只是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跟“睡床上”这种真正的“处所”比起来，“吃食

堂”中的“食堂”的处所意味并不那么强就可以明显地暴露出来。与其说“食堂”是一种处

所，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用餐的“方式”更符合实际。因为，大学生几乎都“吃食堂”，但并

不见得“饭都在食堂里”。事实上，有不少学生是“吃食堂的”，同时“他（她）们是把饭买

回去，在宿舍里吃的”。而“睡床上”，决定了动作“睡”的主体所处的位置一定在“床上”。

这种差别还体现在形式上，就是“吃”并不能带像“床上”、“大厅里”等含方位词的处所短

语（如不说“吃大厅里”）。进一步深究“吃”和“睡”的词义差别，不难发现，“吃”的词

义内容中，它的“主体”或者“客体”所在的空间位置并不是突显的（salient），而“睡”

的词义内容中，它的“主体”状态最需要强调，同时主体所在空间位置也是突显的。像“睡”

这样的主体位置突显动词还有如“来”、“去”、“回”、“坐”等，此外还有像“搬”、“写”、

“晾”等客体位置突显的动词，这些动词都关注“主体”或“客体”的空间位置（即“处所”）。

它们是能带真正的处所宾语的那一类动词。而像“吃”这样的动词，本文认为它不带处所宾

语。对这种差别，也可以通过词语配价成分的变化来描述。这就是下面“广义配价模式”第

三层级的语义知识。 

最后，关于配价成分的条件限制，需要说明的是，搭配限制可以在句法层面描述，也可

以在语义层面描述；可以是精确限制，也可以是概括限制；可以从正面来要求配价成分应符

合某种条件，也可以从反面来要求配价成分应避免哪些情况。表达形式可以根据具体动词的

不同情况灵活选择。如果强调精确度，就最好是词对词的搭配。如果要强调概括度，就描写

词对类或者类对类的搭配。比如“后胎”是 1 价构件类名词，其“主体”名词限于“自行车”、

“三轮车”、“汽车”等等带“车”字的交通工具词语。要描写“后胎”的配价性质，就可以

强调精确度，用“汉字”特征来描述，而不用语义类特征来描述（参见下页表 2）。而动词

“吃”能搭配的名词很广泛，要描写“吃”的配价性质，就可以概括描写为跟[可食物]类名

词搭配。再比如动词“洗”，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正面描写“洗”的客体配价成分应该是“具

体事物”，同时也可以从反面限制“洗”的客体配价成分应该避免像“天体”类这样的“具

体事物”（参见下页表 2）。 

以上简要勾勒了对动词语义搭配性质进行描写的一般情况。形容词和名词也都可以按类

似的方式进行描写。下表给出了目前我们描述三大类实词之间语义关系用到的范畴： 

      词类  

词类   

名词 形容词                     动词 

       核心语义角色 外围语义角色 名词 主体 主体 客体

主体  客体  与事  工具  处所  空间  时间 

（表 1：汉语实词语义关系范畴） 

（3）词语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 

实际上，这里所谓的词语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主要是指动词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引

入这个层级的语义信息，目的仍然是为了刻画动词的搭配能力。具体而言是描述动词跟补语

成分（通常是形容词或动词）的搭配能力。比如“走”有一个义项是一价位移类动词，它可

以搭配一个名词性成分，即“主体”配价，并且对“主体”配价的选择要求是“人”或“动

物”等可移动的物体。这是上面两个层级描述的语义信息。如果考虑“走”的“主体”配价

成分的变化情况，不难发现，经历了“走”这个过程，“主体”可能发生的变化是位置变化



以及性状变化，而这在形式上刚好对应着汉语结构系统中的述补结构。比如“走远了”、“走

近了”是表示“主体”的位移变化的；“走累了”、“走跛了”则是表示“主体”的性状变化

的，等等。此外，“走”还有一个义项是“离开”，在这个义项下，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就跟

表示位移的“走”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它的“主体”没有“远”、“近”等位移变化。这并

不是说主体在物理意义上没有移动，而是指在说汉语者的心理认知中并不关注位移，而是关

注“在场”还是“缺席”，比如这个义项下的“走”可以出现在“他已经走掉了”中，“走”

跟补语动词“掉”搭配。这种情况下的“走”就不是“走路位移”的意思。另外，表示“离

开”的“走”，其“主体”配价成分也没有“累”、“跛”等性状变化，但这时“走”可以跟

形容词“光”搭配，即有“主体”的数量变化。比如“人都走光了”、“他们中已经走了三个”，

等等。人之所以能够准确判断出“走”的不同意义，正是依靠了不同的“走”所出现的不同

上下文，或者说就是不同的搭配。要让计算机也能对此进行准确分析，就要求事先记录动词

“走”跟形容词“远、近、累、光”及动词“跛”等等的搭配关系。对此，我们是统一放在

广义配价模式的第三个层级，即配价成分的变化层面来加以记录的。比如对于表示“位移”

义的“走”，其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为：[主体变化：性状|位移]；而对表示“离开”义的“走”，

其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则描述为：[主体变化：数量]。跟上面描述词语的配价成分的选择限

制一样，描述动词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也可以在不同的概括程度上进行。上面这样记录“走”

的配价成分变化是在语义类的层面上进行概括描述。实际上也可以在具体词的层面上精确记

录，比如对表“位移”义的“走”，还可以记录它的具体搭配对象“遍”（如“走遍了大江南

北”）；对表“离开”义的“走”，也还可以记录它的具体搭配对象“掉”（如“他早就走掉了”）

等等。值得指出的是，用这种方式，仍有无法区分的情况，比如“走完了”，“走”跟动词补

语“完”搭配，其中的“走”既可能是表“位移”的意思，也可能是表“离开”的意思。对

此，在广义配价模式的描述框架内目前还没有办法刻画。 
 实际上，动词配价成分的变化是普遍的现象。上面我们以 1 价动词为例进行了简单说

明，对于 2价、3 价动词，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刻画它们的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这些变化

在句法上大多是由汉语的述补结构来表达的。通过描述动词配价成分的变化情况，有可能为

分析汉语的述补结构，特别是其中补语成分的语义指向提供一条线索。限于篇幅，我们就不

多举例说明了。下表给出了一些例子，可以大致反映在“广义配价模式”的描述框架下记录

汉语实词语义信息的一般面貌。 

                               广义配价模式 
       论元角色选择限制        配价成分变化 

词 
语 

词

性 语 义

类 
配 价

数    主体     客体 主体变化  客体变化 
大衣 n 服饰 0     
父亲 n 人 1 [语义类:人]    
后胎 n 构件 1 [汉字:*车]    
高兴 a 性质 1 [语义类:人]    
热情 a 态度 2 [语义类:人] [语义类:人 | 事]   
洗 v 促变 2 [语义类:人] [语义类 :具体物

-

天体…] 
[性状] {[性状],[原形: -干]} 

晾 v 促 变 |
搬移 

2 [语义类:人] [语义类 :具体物  
-
天体…] 

[性状] [性状 | 位置] 

（表 2：以广义配价模式描述汉语实词语义信息举例 1） 

以上是广义配价模式描述汉语实词语义知识的三个层级。除此之外，广义配价模式还特

别强调在短语一级描述语言成分的语义信息。理由是在从词向短语的组合过程中，一个成分

的语义搭配能力可能发生变化，描述这种变化，有助于计算机得到正确的分析结果。比如，

                                                        
1 表中“*”表示通配符；“-”表示逻辑“非”；“|”表示逻辑“或”。为简化起见，省略了“处所”、“工具”

等角色类型。“原形”跟“汉字”不同，是指某个特定的词本身。“汉字”指包含某个字的所有词。 



动词“带”带上补语“来”之后组成 vp“带来”，其组合能力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带”一

般只能搭配表示具体物体的名词，如“带钢笔”、“带钱”等等。“带来”的搭配范围则扩展

了，可以说“带来了一线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我们

可以把这种变化记录在“带来”的语义属性信息描述中，即“带来”的客体配价成分的选择

限制放宽。这是语义搭配能力拓宽的情况。再比如动词“穿”带上介词补语“在”后，整个

述补式 vp“穿在”可以搭配的客体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不能搭配普通名词成分，只能搭配

处所成分。比如既可以说“穿西装”，也可以说“穿身上”，但只能说“穿在身上”，不能说

“穿在西装”。这可以看作是语义搭配能力收缩的情况。在广义配价模式下，要显性地对短

语“带来”、“穿在”等的这些语义搭配性质的变化进行描述。这有助于正确分析像“穿在身

上的衣服”这样的短语。它的结构应该是：[[穿在身上 的] 衣服]（译文：the clothes dressed 

in one’s body）不能分析成： [[穿 在] [身上的 衣服]] (错误译文：wearing clothes of 

one’s body)。后一种错误分析正是允许“穿在”跟普通名词搭配造成的。 
 

四 
 

广义配价模式最基本的思想是分层次描写实词的语义性质。这跟以词类信息加属性特征

描述来刻画词语的语法性质的思想是一致的。目前我们已经在一个汉英机器翻译系统的语言

知识库中手工完成了对 4 万多汉语实词（名、动、形）的语义类和配价信息描述，对动词配

价成分变化情况的描写也已经开始了实验性的探索。我们希望在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后，

能更进一步完善这一语义描述框架，以及在具体贯彻实施方面探索由机器辅助抽取词语广义

配价语义信息的可行性。恳请同行专家对本文的研究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帮助我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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